
































































下 版村的茶叶生产传至邵近的平和县芦溪 乡和几 十




到 1 9 9 6 年
为止
,
仅塔下村所在的书洋 乡就有茶园 7 千多亩 ; 由塔下茶场直接或间接在本南靖县推 广的茶
园有 1 万 5 千亩 ;通过高东
、


























为该贫 困地 区莫定 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























































































































诸多特区茶友的心里话又令他感慨万分 : 柴米 油盆酱
醋茶是 中国老百姓开门的七 件事
,
眼下排行老七的茶最不安份
,
动不动就高高在上
,
令想往好茶的平 民百姓有
苦难言
。
林友土身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
于是便萌生了用大众乌龙茶研制好茶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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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林的眼中
,
茶是一种有灵性的生命
,
既便离开了茶树的母体
,
它仍在做青与烘焙的过程中获得新生
。
当初他采制南山茶 只是一个
“
初级阶段
” ,
要想研制出一个新的茶 品
,
必须进一步在制做过程中全方 位地 调动
和滋养茶叶的芳香和呈味成份
,
这是成败的关键
。
他说干就干
,
全身心地开始了他研制新茶的漫漫征程 :他首先在茶青的选择和采集的时间上有独到的安
排
,
且在凉青
、
炒青
、
揉捻
、
初焙
、
复焙的各个工序上进行了精心的改良
。
更为特别的是
,
七月流火
,
他竟然守着
一个一千瓦的电炉烘烤水果
,
为茶青到成茶的生命转换过程严密地营造出一个独家坐拥的果香氛围
。
如此大
胆的探索在茶叶研制史上是一个绝无前例的首创
,
在烘焙过程中就利用茶的吸附力进行外在的调养
,
思路之
奇令多少茶人想都不敢想 !
说不清老林为这一新茶的研制
“
烤
”
出了多少心血
,
只见一条又一条浸透了汗水的毛 巾被抛落在 屋角
。
数
不清老林失败过多少回
,
然而每失败一次他就缩短了与成功的距离
。
处于亢奋状态 的他为研制新茶 已到了痴
迷的境界… …
终于有一天那颗颗饱满匀称
,
乌中呈绿的茶米饱含着兰桂的馨香脱颖而 出
。
老林用那微微颤抖的手悬壶
高冲
,
一时间只见茶汤清澈透亮
,
鲜香窜起
。
沾唇之后
,
滋 味醇厚新爽
,
且 回味清甘
。
更为可喜的是此茶香气
汲为稳定
,
十泡有余香
,
并成功地排除了涩味的干扰… …
浅绿色的茶渣伸展如新叶
,
与老林那副枯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然而 此时此刻
,
这副骄傲的老脸
上已绽放出孩子一般天真的容笑
。
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练毛笔字
,
百笔千划
,
总有那么一股子不达 目的决
不罢休的劲头
,
那时他用的是一支
“
湘江一品
”
的小楷毛笔
,
绝对是一支价廉物美的好笔 ! 物美价廉正是他全
身心地研制乌龙新茶盯出发点
,
于是他便情不 自禁给自己的新产品取名为
“
一品茶
” 。
“
九品芝麻官制出一品乌龙茶
”
的佳话在闽南城乡不胫而走
。
品过
“
一 品茶
”
的茶友们赞不绝 口
,
赞其既有
精制茶耐泡的个性
,
又有毛茶的清甘 ;既有武夷岩茶的岩韵
,
又具铁观音的高香
,
且还带有冻顶乌龙的果味儿
· ·
一难怪它能在国际展览会上技压群芳
,
夺得银奖
。
中国发明家协会会长武衡院士欣然挥毫
,
为
“
一品茶
”
题
写芳名
。
谈起
“
一品茶
” ,
老林压抑不住成功的兴奋
,
银奖固然可喜可贺
,
更为可喜的是在诸多茶馆中已经形成了一
批非
“
一品茶
”
不喝的知音! 然而老林并不满足
, “
老骥伏沥
,
志在千里
” ,
面对 21 世纪茶之潮的召唤
,
他雄心勃
勃
,
决心还要研制
“
一品绿茶
” 、 “
一品红茶
” ,
最终形成一个闽南
“
一品茶系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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